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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通过汉语书面语语法的韵律特征说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听说法的重要

性
。

文章指 出 汉语的书面语是 区别于 口 语和文言的一种独立体 系
。

这一体 系直接为韵律

规则所制控
,

因此 习得汉语书面语不 能不训练语音
,

而拆双为单
、

由单组双的语法运作便成

为习得书面组词造句规则的必经之路
。

关键词 书面语法 句法 自由韵律粘着成分 语言 习得 听说综合教学法

引言

当前北美汉语教学阵营中有两大彼此对峙的教学法 一是 以传统的听说训练

别 为基础的综合教学法
,

一是坊间流行的能力教学法
。

前者效果显著
,

但有不合时尚之嫌 后者应时气壮
,

但有结果待明之虞
。

本文主

前说
,

认为以听说为主的综合教学法 以下简称
“

听说教学法
”

不但势在必行
,

而且必须加

强
。

此说虽冒不题
,

但却有其 自身的道理
。

根据当代语言学理论
,

我们认为
,

听说教学法 以

培养语言生成能力 为 目的
,

而能力教学法则侧重语言的使用 能力
。

尽管二者都在语言习得的范围之内
,

但对教学而言 经常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
,

尤其

在非本土国
,

必须首先侧重生成能力的培养
。

体之不存
,

用将焉附 这里我们不拟泛论听

说教学的重要
,

而只从韵律制约的书面语上来说明
“

听说教学
”

的必不可少
。

换言之
,

本文

的目的有二 一是提出书面语法的韵律特征 二是指出教授书面语法非
“

听说
”

训练而难以

获得
。

下面分两点说明 一论书面语法的韵律特征 二谈听说训练对韵律习得的重要性
。

一 韵律制约的书面语法

汉语 日常口语受到韵律制约的现象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参见冯胜利
, ,

然而
,

汉语书面语也为韵律所制约的规律
,

至今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

我们知道
,

语言教学的

深人有赖于对语言规律的认识
。

因此
,

如果说韵律句法是汉语的一大规律
,

那么忽视这一规

律很难将教学引向深人
,

更何况韵律本是辖制汉语词语
、

表现汉语特征的重要因素
。

我们认

为
,

比日常口语更突出
,

汉语书面语的构成
,

离开韵律则扦格难通
。

因为
,

如下文所示
,

汉语

书面语语法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韵律模式而建立的
,

是借助韵律结构来实现的
。

因此
,

离开韵

律
,

要么词语洁屈瞥牙而不合语法
,

要么风格彼此冲突而不伦不类
。

譬如

进行。研究
、

批判
、

修改
、

帮助 ⋯ ⋯ 加强 、研究
、

批判
、

管理
、

帮助 ⋯ ⋯

进行 研
、

批
、

改
、

帮 ⋯ ⋯ 加强 、 研
、

批
、

管
、

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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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从字顺
,

但 则话屈葺牙
。

无疑
, “

进行
” 、 “

加强
”

均为书面语词
,

而其使用的

重要条件则以韵律为前提
,

亦即 补述语动词必双
。

当然
,

我们不排除书面语言中的 口 语成

分 否则不是现代汉语
,

同时我们也不否认 口语成分中有不受韵律制约的现象 否则便成

为诗歌
。

但是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书面语的色彩越重
,

韵律对它的制约就越强
。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我们提出 书面语法就是韵律制约的语法
。

韵律语法因此可以定义为 如果该语言

的计算系统 必须在韵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合法运作的话
,

那么该种

语言的语法就是韵律语法
,

亦即 韵律制约下的构词造句法
。

汉语书面语中的韵律语法普遍存在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没有韵律就达不到文从字顺
。

我

们认为 汉语
“

语体
”

和
“

文体
”

的主要区别在于 词汇不同 韵律的要求不同 以及 由此而来

的语法的不同
。

我们知道
,

书面语无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古代词语 或现代语素的古代用法
,

见下文
,

然而
,

古语多单
,

用在现代的文章里
,

非双而不能独立
, 。

仅此一点就

足以造成 口语和书面语间语法的迥异
。

更何况书面语还不断发展出一套以韵律为骨架
、

与

口语大不相同的词汇系统 如
“

进行
” 、 “

加强
”

等 及造句格式 如下文例
,

口语和书面的

风格以及由风格乃至语法的差距就越发明显 了
。

没有人否认 口语与书面的不同
,

但一般只

注意词汇而未及韵律及语法
。

其实
,

词汇易识而韵律难察
,

尤其是韵律制约下的语法现象
。

因此
,

本文的说法很可能被认为夸大了韵律的作用
。

但事实告诉我们 韵律犹如一条无形的

锁链
,

钳制着书面语的组词造句
。

只要细心观察
,

个中的例子就所在皆是
。

譬如 口语里的
“

不应该去
” ,

到书面语则可说成
“

不宜前往
” 。 “

往
”

就是
“

去
” ,

所以
“

前
”

本不必出现
。

然

而
, “

不宜往
”

于古为
“

不辞
” ,

在今叫
“

不合法
” 。

无疑
, “

往
”

必加
“

前
”

而后上 口
。 “

前
”

是

为了韵律而加进的
。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
“

古语必双而后独立
”

的规律所致
。

又如
“

有很大问题
”

一语
,

用书面语说是
“

大有问题
” ,

但绝不能说成
“

很大有问题
” 。

其所以然者
,

是
“

大有
”

貌似词组 状 动 实为动词 〔 十 」
。 ,

故而不能为
“

很
”

修饰
。

有趣的是
,

〔大 十 〕这一形式多用于书面而鲜见于 口头
,

于是将书面与 口语的运作别为两

系
。

再如
,

口语里
“

房子的前面
”

在书面语里可简化为
“

房前
” ,

但绝不能说
“

房子的前
” 。

这又是
“

句法 自由而韵律粘着
”

型语素在书面语里的具体表现
, 。

单音节方位

词是这种语素的典型代表
。

譬如
,

房前
、

屋后
、

屋里
、

屋外
,

其中的
“

前
、

后
、

里
、

外
”

可 以和任

何名词组合 只要语义允许
,

因此不能说它们不 自由
。

传统上称之为粘着语素
,

主要 因为

它们不能独立
,

亦即不能说
“

房的前
” 。

然而我们却可以说
“

房子的前后 ⋯ ⋯
” 、 “

桌子的

上下 ⋯ ⋯
”

等等
。 “

前后
” 、 “

上下
”

是方位词 屋子前后
、

桌子上下
,

但都可 以独立运用
。

因

此说方位词不能独立不是其句法的性质
。 “

房子的前后 ⋯ ⋯
”

和
“

房子的后 ⋯ ⋯
”

之间的

对立足以说明 单音节方位词不能独立不是句法所致
,

而是韵律的限定
,

因为它们属于句法

自由而韵律粘着型语素
。

显然
,

汉语语素这一特点的提出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汉语的认识
,

也可以促进我们对汉语教学的研究
。

书面语法中的韵律现象随处可见 参下文
,

因此它必

将成为我们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

前面说 口语和书面的词汇有所不同
。

就语言的习得而言
,

词汇只能单记
,

但韵律则并非

如此
,

因为韵律是有规可循的语法现象
。

因此从语言规则上看
, “

文 —语
”

之别的根本在

韵律 —韵律控制着词汇的使用
。

当然
,

书面语还有 自己独特的其他结构
,

同时也保留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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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词语的古代用法 如上文所举
“

宜
” 、 “

往
”

以至于
“

之
、

乎
、

者
、

也
”

之类
。

因此
,

文 白相兼

也成为语体色彩的一大特征
。

然而
,

文白所以能够兼容
,

正是由于韵律的粘合作用
,

没有韵

律
,

二者是无法融合的
。

有人或许看到书面语较深而担心外国学生学不 来 书面语的界定 当然也是一个大问

题
,

这里以报上所刊
、

教材所选的书面语为准
。

如《 人民 日报 笔下的美国 》所载《人民 日报

海外版 》的文章
。

其实
,

有些语言现象要不要教给学生 教多少 这是一 回事 我们认为书

面语的特点需要教
,

而
“

教什么
” 、“

怎么教
”

则是另一 回事
。

重要的是
,

我们不能在还不知

道
“

教什么
”

的时候就宣告不能教
。

无疑
, “

教什么
”

必须首先知道
“

是什么
” 。

在很多情况

下
,

我们可能还没弄清
“

是什么
”

就已经断言
“

不能教
”

了
。

我冒昧地说
,

我们至今对什么是

书面语的规律仍不甚了了
,

因此书面语的教学也难以深人 这里的书面语不指小说
、

散文
、

诗歌等
。

这篇文章只提出这个问题
,

引起同行的注意 同时也把 自己的研究拿出来
,

共同

探讨
。

总之
,

我认为 汉语的书面语和 口语事实上分用着两种不同的语法
。

就是说
,

书面语

语法跟 口语语法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但本质上则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

书

面语中有白话 口语
,

这无可置疑
。

但是书面语所以为书面语正是因为有那些非 口语的成

分 词汇
、

结构以至句法
,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

更重要者
,

非 口 语成分并非未尽涤除的文

言
,

很多是最新发展出来的新现象
。

事实上
,

书面语既非白话亦非文言
,

而是不同于二者的

独立体系
。

这一体系的规则是什么
,

其中的规则包括哪些成分 书面语法和 口语语法的异

同究竟在哪儿
、

关系是什么 口语语法和书面语法为什么可 以融为一体而毫无隔膜 这些

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崭新的挑战
,

不仅对语言学来说十分重要
,

对汉语教学来说更是迫在眉

睫
。

我们认为
,

书面语有其自身的规律
,

那种认为学好 口语就能掌握书面语的看法
,

若不是

不实际也是过于简单
。

原因很简单 书面语有 口语中根本不见的句法运作
。

兹仅举一例以

见一斑
。

从美国过境、过境美国 从波黑撤军、撤军波黑

在中南海讲学一讲学中南海 在北京城火爆、火爆北京城

在山神庙收徒。收徒山神庙 在城外待命、待命城外

在陵云崖遇险、遇险陵云崖 在昆明湖荡舟、荡舟昆明湖

为亚运会备战、备战亚运会 与美国队激战、激战美国队

向国家队挑战、挑战国家队

例 中箭头右边的格式只见于书面语
,

口

语里绝没有这种用法
。

有人会说
,

这是书面语中

文章题 目的表达法
,

而非正常的行文格式
。

殊不

知
,

这种格式正以迅猛的发展趋势 日益侵人正常

的书面表达
。

譬如
“

领队徐根宝称 此次备战世

界杯任务艰巨
”

这样的句子
,

已并非少见
。

当然
,

这种句式是古语的遗留
,

但它已进人现代书面语

的句法系统
,

绝非传统秦汉意义上的文言文
。

无

论如何
,

当代的书面语法既别于古代汉语
,

也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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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口语
。 “

讲学中南海
”

可以
,

但不能说
“

课中南海
” “

荡舟昆明湖
”

可以
,

但
“

划船昆

明湖
”

则否
,

因为
“

上课
” 、 “

划船
”

都是 口 语成分
,

而 仁动 宾 〕前移是书面语的句法运作
,

如

所示 参冯胜利
, 。

更有趣的是
,

这种 口语与书面的不同并非简单的移位方式
,

书面形式的句法运作受到韵

律极强的限制
。

为什么 第一
,

这里的动宾不能多于两个音节
,

如

过国境美国 收徒弟山神庙 遇危险陵云崖

第二
,

其中的地点名词不能少于两个音节

待命京 在京待命 过境 日 从 日过境

这里
, “

动 宾 不能多于两个音节
”

和
“

地点名词 不能少于两个音节
”

显然是韵律

问题
。

若设这里的韵律限制为
,

那么前者是 笋 亦即仁 十 」笋 而后者则为 长

亦即〔 」《
。

其结果则是 二 。

这正是标准韵律词的典型表现 参冯胜利
, ,

其

韵律规则有条而不紊
。

我们认为
,

和现代口语不同的书面格式才是造成书面语区别于 口语

的本质所在
,

更重要的是这种格式不仅在于词序的不同
,

更在于韵律的直接制控
。

有人会说
,

上面的例子太少见了
,

因此
“

不教何妨
”

当然
,

我们不必教那些生僻而奇异

的说法
。

如果是这样倒有情可原
,

但如果是不知怎么处理而不教
,

则是另一 回事
。

有人说教

学生韵律是
“

锦上添花
” 。

我们的回答是 若知其然而又知其所 以然
,

同时又能一以贯之
,

那

么韵律就不是锦上之花
,

而是
“

制锦的经纬
” ,

是如何使高年级学生提高和进步的大问题
。

因此
,

对韵律的规律不只是
“

教又何妨
” ,

更重要者
,

如果
“

书面语
”

和
“ 口语

”

自有不同
,

而其

不同又以韵律为枢纽
,

那么不教
,

将永拒学生于汉语书面语之门外
。

当然
,

我们不能只教现

象 个别格式
。

教现象而不教规则
,

使人无所适从 然而若以规则带现象
,

那么什么样的现

象不能为我所用呢 可见
,

教与不教的关键不在现象 某些格式或说法
,

关键在规律
。

然

而书面的规律是什么
、

有哪些 这不仅在汉语教学 中不甚 了了
,

在语言研究中也重视不足

当代语言研究一直以 口语为圭桌
,

书面语法尚无系统的研究
。

然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问题
,

不仅关系到初级中级以后高年级学生如何教
、

教什么的问题
,

更重要的它还涉及到中

国语言的形象与地位
。

数年前一个美国学生撰文名曰 “ ”

为

什么中文这么妈的难 我的美国朋友 汉学家 告诉我 与一二年级中文 比较
,

三四年级的最

大不同是词汇
。

有趣的是
,

尽管他学了数十年中文
,

词汇可谓积累不少
,

但仍写不好一篇地

道的书面语文章
。

这当然不能怪他
,

也不能怪我们的语言
。

这是中文教师的责任
,

是我们研

究汉语的人的过错
。

因为我们至今对书面语的认识还不甚 了然
。

因此
,

我这里呼吁加强对

书面语规律的探讨
,

加强对书面语教学方法的研究
。

书面语的规律不应再是
“

教不教
”

的问

题
,

而是极具挑战性的
“

教什么
”

和
“

怎么教
”

的问题
。

“

教什么
”

是第一步
, “

怎么教
”

是第二步
。

这 里
,

我们探讨的是
“

教什么
”

而不是怎 么

教
。

教什么 回答很简单 教规律 为什么 因为书面语的核心规律 当然不是全部 就是

韵律
,

换言之
,

韵律是书面语言造语构词的语法模式
〔

何以见得 以《 人民 日报 笔下的美

国 》和《人民 日报 》的文章为材料
,

可以为证
。

请看

动词 形容词 必双

被 被敌人 「 」 被敌人杀 害

并 仁 〕并仁 〕 学 习 并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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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 不及仁 〔 〕不及 不及 细 问
、

后 悔不及

不 宜 不 宜〔 〕 不 宜 太 远
、

不 宜 远 行

不止 〔 」不止 大 笑不止
、

流 血 不止

感到 感到〔 」 感到 满 足
、

感到 不 妙

互相 互相 〔 〕 互相帮 助
、

互相吹 捧

互不 互 不 〔 」 互不信 任
、

互 不 退 让

大为 大为 「 」 大为赞 赏
、

大为改 观

进行 进行 「 」 进行 修 改
、

进行批 判

除此以外
,

要求双音节动词与之搭配的书面表达还有很多
,

如 加以
、

遭到
、

四处
、

无法
、

被迫
、

陷人
、

公然
、

依法
、

非法
、

贪图
、

不求
、

专心
、

禁止
、

集中
、

基本
、

经受
、

列举
、

危及
、

予 以
、

增加
、

共

同
、

持枪
、

导致
、

抢夺
、

开枪
、

日益
、

采取
、

设立
、

严厉
、

一经
、

极其
、

更加
、

极为
、

面临
、

从事 ⋯ ⋯
。

这里不拟详述原因
,

但就表层结构看
,

书面语 自有一套独立的表达方式
,

包括动词
、

副词以至

于连词和助词等
,

它们都要求双音节的动词与之搭配
,

才合乎语法
。

没有韵律无法说明这种

选择性的要求
。

事实上
,

不仅动词性成分有必双的要求
,

名词亦然
。

譬如

名词必双

举行 举行 「 〕 举行会议

侵入 侵入仁 〕 侵入学校
、

侵入他 国

滥用 滥用 〔 〕 滥用职权

安装 安装〔 」 安装机器

大有 大有【 」 大有问题
、

大有文章

坚持 坚持〔 〕 坚持真理
、

坚持原则

然而
,

韵律的模式并非处处都要求 双 十 双 」
,

在很多情况下
,

选择的对象非单不可
。

譬如

动词 形容词 必单
大 大〔 」 大亮

、

大好
、

大早
、

大骂
、

大吃
、

大笑

深 深仁 」 深究
、

深思
、

深问

细 细 「 」 细查
、

细 问

定 〔 〕定 说定
、

站定
、

坐定
、

走定

发 发仁 〕 发白
、

发亮
、

发酸
、

发胖

够 够仁 够用
、

够花

过 〔 过 高过
、

强过

忽 忽仁 」 忽听
、

忽见
、

忽高忽低

互 互仁 〕 互赠
、

互助
、

互通

得 〔 〕得 记得
、

认得
、

博得
、

赢得

因此
,

以为掌握了双音词汇就可以
“

所向无敌
”

的想法
,

并非书面语的全部事实
。

换言之
,

书

面语的教学不能不重视
“

以单组双
”

的训练
。

不仅动词如此
,

名词亦然
。

请看

名词必单

吃 吃 〕

定 定 「 〕

吃水
、

吃土
、

吃刀

定睛
、

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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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据仁 」 据 实
、

据此
、

据理

本 本仁 〕 本心
、

本意
、

本题

趁 趁〔 〕 趁势
、

趁时
、

趁机

当 当 「 〕 当头
、

当场
、

当面
、

当胸
、

当年
、

当时

方位词 方 〔 」 前房
、

后 院
、

上界
、

下层

由此可见
,

所谓书面语
,

实际就是韵律控制
一

的组词造语
。

无疑
,

书面语的词汇和 日语

不同
,

但这绝不只是词汇替换的问题
。

替换词汇 可以不管单双
,

但书面语单双必究 该双者

不能单
,

应单者不能双
。

其中的个例和细则虽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
,

但总体规律不外如

下数端
“ ”

代表音节

一 。 」、 。 〕韵律词

单音节不足构成一个音步
,

因此不 成韵律词
,

故书面词语必双而后独立

仁。 」韵律词一 「。。 〕韵律词 仁。。 韵律词

一个韵律词单位选择另一个韵律词单位与之搭配

文章的 内容越庄重
,

韵律词 的要求就越突 出
。

当然
,

这不是说 口语不受韵律的制约
。

但是
,

书面语离 口 语越远
,

其词语构造所受的韵

律控制就越大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书面语古语 及句法 自由韵律粘着 成分越多
,

所受的韵

律制约就越大
。

因为古代词语及韵律粘着成分必须在韵律模块的框架内才能出现
。

显然
,

这不仅是以往汉语教学所未曾注意的规律
,

也是 以往语法著作中未曾描写的法则
。

无沦如

何
,

书面语的语法若果真如此
,

那么汉语教学要么不教书面语
,

要么不能不教韵律
。

教书面

语而不教韵律语法
,

不营于教语言而不教规律
,

其
“

少慢差费
”

且不说
,

而
“

以其 昏昏
,

使人

昭昭
”

的实际效果也可想而知矣
。

至于怎么教
,

那是另外一 回事
。

然而
,

无论怎么教
,

培养

学生构建韵律词的能力则必不可少
。

举例来说
,

如

法

丰

违〔。 〕、 。。 〕、 「仁。。 〕仁。。 」

违法 、 仁违背 」法律 〕

丰

违法一 「司 法一〔。司 法官 ⋯ ⋯

丰

厂 〕违一 「。司 违章 ⋯ ⋯

就是说
,

书面语教学必须训练学生
“

由单组双
、

拆双为单
”

等组词造语的语文能力
。

至于为

什么古代语词必须靠韵律而后能出现
、

为什么 口语单音词可以相对 自由等理论问题
,

则是将

来进一步研究的间题 限于篇幅不拟展开论证
。

总之
,

韵律词 单音词组合者 越多
,

书面

化的程度就越高 单音词越 自由
,

口语化的程度就越强
。

因此韵律词是鉴定书面语文体的语

法标志
。

如果风格还不是语言教学的首要任务
,

那么书面语的正式文体不能不是我们研究

和教学必须的内容
。

我们认为 书面语是以韵律词为主的构词造句法
。

如果是这样
,

不研究

韵律词无法将书面语教学推向深人
。

标准韵律词是 字 十 字
,

因此
,

我们可 以 由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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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个必然的结论 有关书面语韵律词构件的习得与组合
,

是汉语教学必不可少的基础训

练
。

如果这一条成立的话
,

那么下面的推理必然随之而至 能够胜任高年级中文教学的教师

必须首先具备汉语
“

由单组双
、

拆双为单
”

的语文能力
。

就是说
,

书面语韵律规律的揭示也

向我们的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二 听说教学法的必要性

上文可知
,

不掌握韵律则难以御驾书面语
。

那么如何掌握呢 方法固然很多 如死记

硬背等
,

然而
,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
,

因为韵律是语音 韵律
,

不听
、

不说
,

均难以奏效
。

换言

之
,

如果韵律直关语法
,

那么听说就是习得语法的必要前提和手段
。

如果韵律有规律
、

语言

有法则
,

那么只让学生
“

随文而记
” 、 “

死记硬背
”

则绝对不能
“

以简驭繁
” 。

到头来学生仍然

昏昏噩噩
,

不知所从
。

反之
,

如果想让学生掌握规律
、

运用法则
,

没有
“

听
、

说
”

实践
,

不强化

口舌的训练
,

只动手动脚从事课堂表演
,

是绝对办不到的
。

学习语言不仅要动脑
,

更重要的

是动嘴
,

前者叫 语言材料的内化过程
,

后者则是 语言形式的

外在实现 —表达
。

内化与表达
,

彼此相辅
,

互为条件
。

要完成这两点
,

不提供充分的习

得材料 语法结构
,

不让学生对材料有足够接触
,

则无济于事
。 “

充分
”

与
“

足够
” ,

不仅是

第一语言习得的条件
,

更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必须
。

听说教学法正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

使习得

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接触最多的语言材料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听说训

练不仅不能缺
,

甚或是唯一的必要手段
。

因此
,

无论从语言法则还是习得规律上说
,

听说教

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
。

根据当代语言学 的研究
,

人类 的语言能力分为两种 一是语言的生成能力
,

一是语言的使用能力
。

无疑
,

二者都是语言习得的必要 内容
。

但彼此

的性质不同
。

前者是一套生成的规则 语言的结构
,

后者则是使用环境赋予语言形式的不

同意义
。

譬如
“

吃了吗
” ,

它的生成结构是 括弧里的成分表示可以省略的成分

因此
, “

吃了吗
”

跟
“

写了吗
” 、 “

去 了吗
”

· · · · ·

一样
。

然而
,

在见面打招呼的语境里
, “

吃

了吗
”

则表示问候
。

显然
,

中国人都知道
“

吃了吗
”

的这种语用功能
,

这是他们的语言使用能

力决定的
。

然而
,

这种语用功能和该句的结构规则
,

分属不同的范畴
。

前者是其体
,

后者是

其用
。

前者是使用功能所以寄附的基础
。

对语言习得者而言
,

我们很难说哪个更重要
。

因

为即使学会了语言的结构
,

可以 自如地创造合法的语句 但如果不知道它们的使用规则
,

在

交流中也将处处碰壁
。

然而
,

从语言学理论上看
,

前者无疑是后者的基础
,

因为
“

体之不存
,

用将焉附
”

从教学实践上看
,

前者也必须视为首要 内容
,

否则
“

吃了吗
”

就得教成一串语

音而无结构的问候语
。

当然没有人这么做
。

事实是
,

在讲授结构的同时
,

没有人不讲用法

包括使用规则和使用场所
,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综合教学法
。

问题是
,

如果我们将语言的

使用功能夸大
,

走人极端
,

说语言的功能在于交流和使用
,

因此第二语言教学的任务就是培

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

甚至认为
“

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所学外语所能达成的工作和表

现
”

才是我们教学的 目标
,

这就不仅以偏概全
,

而且是本末倒置
,

实践上也会造成不 良后果
。

我认为
,

能力教学法是对语言功能以及使用能力的片面强调和夸大
,

不仅理论上难以确立
,

而且实践上也颇有妨害
。

其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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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说
“

语言的功能在于交流和使用
” ,

这并不错
。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没有语言则没

有交流
。

语言无疑是交流的工具
,

但正因如此
,

我们才必须先有工具 语言
。

只强调工具

的作用与功能而忘记工具本身的研究与制造 习得
,

势必导致舍本逐末的结果
。

因此
,

我

们认为
,

第二语言教学的任务首先是培养学生
“

生成语言
”

的能力
,

其次才是培养学生应用

语言的能力
,

至少不能以应用能力取代生成能力
。

第二
,

前面指出
,

人类语言的本能是由
“

生成能力
”

和
“

使用能力
”

组合而成
。

据此
,

如果

只片面强调语言的应用能力
,

则必将语言教学引进忽略
“

生成能力
”

的研究与培养
。

其结

果
,

正如周质平所说
“

学生也许会
‘

汤
’ 、 ‘

火车
’ 、 ‘

汽车
’ 、 ‘

邮票
’ ,

但却说不出一个完整的

句子
” 。 “

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

正是缺乏生成能力的教学结果
。

周质平称这种结果为
“

语言残废
” ,

妥否且不论 但如果指导我们教学的理论只能培养残废
,

那责任可就大了
。

无

论如何
,

理论上的偏执直接导致实践上的失败
。

常见
“ ”

的恶果
,

不

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

第三
,

把
“

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所学外语所能达成的工作和表现
”

当作我们教学的 目

标
,

这一原则的误导性更大
。

使用语言的能力 用语言处理问题
、

完成工作的能力 和具备

语言的能力 语言本能
,

亦即 是两码事
,

决不能混为一谈
。

人们使用语言的能

力
,

因人而异 但人们都具备同样的语言本能
。

同理
,

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所具备的语言本能

生成能力
,

不是语言艺术 各不相同
,

但中国人使用 自己 的本能 语 言能力 时
,

处理
、

解决

问题的能力千篇一律
。

如果用语言处理问题的能力 因人而异
、

因时而异
、

因事而异的话
,

请

问
,

外语教学教什么呢 不仅如此
,

说本土语的人在用语言处理问题时的能力和方法也不一

样
,

那么外语教学怎么教呢 更应指出的是 利用语言完成某项工作的能力不仅仅是语言水

平的问题
,

这里面牵涉到个性
、

性格等待人接物
、

处理问题的能力问题
。

这可 以从两方面来

看
。

一方面
,

即使是中国人
,

他们用 自己的语言来完成某项工作的能力也不一样
,

有的快有

的慢
,

有的顺利
,

有的甚至办不成
。

另一方面
,

对说第二语言的人来讲
,

能否利用所学的语言

来完成某项工作
,

并不一定取决于他 她的语 言能力
。 “

说不 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

的人可能

顺利地利用其
“

残废语
”

来完成某项工作
,

反之
,

说完整句子的人却可能完不成该项工作
。

以
“

学生在实际生活 中使用所学外语所能达成的工作和表现
”

为 目的的教学
,

前者必然是语

言教学的优秀学生
,

然而他 她 却是个
“

语言残废
” 。

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 显然
,

如果

我们的汉语教学果真这样的话
,

那么外语教学非得变成
“

个性训练
”

和
“

性格培养
”

不可
,

因

为不如此则无法保证学生到了实际生活中
,

可以用他们所学的中文来达成他们的工作
。

这

样一来
,

且不说学生究竟要学什么
,

就是我们从事的是语言教学还是交际教学
,

也说不清了
。

总之
,

目前流行的
“

能力教学法
”

均以实际语境
、

应用能力为其教学中心
,

在我们看来
,

这是对语言功能以及使用能力的片面夸大
,

而忽视了语言能力中最根本的
“

生成能力
”

的结

果
。

因此能力教学法不仅理论上难以成立
,

实践上也有很多困难
。

这是本节所欲阐明的第

一点
。

作为一门学科和课程
,

第二语言教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培养学生的
“

语言生成能

力
” ,

其次才是应用语言的能力
,

至少不能以应用能力取代生成能力
。

我们不反对应用能力
,

但必须是在生成能力基础上 的应用能力
。

我们反对的是用
“

应

用能力
”

取代
“

生成能力
” 。

有了这个前提
,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所欲提出的
“

必要条件
”

—保证语言 生成与应用 能力习得的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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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
,

无论第一还是第二语言的习得
,

必须首先接触习得材料
。

《孟子 》曾说
“

有

楚大夫于此
,

欲其子之齐语也
· · · · ·

一齐人辅之
,

众楚人琳之
,

虽 日挞而求其齐也
,

不可得也
。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
,

虽 日挞而求其楚也
,

亦不可得也
。 ”

没有接触则无法习得
,

其中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
。

然而
,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接触不足
、

反复不够
,

也无法成功地习得
。

幼儿学

话
,

至少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就是其证
。

语言的演变也必须要有充分的
、

足以触发下一代重新

分析的变化语料才能出现
。

就是说
,

接触的材料 语料 需要一定的
“

量
” ,

而一定的量的积

累需要一定的时间
。

因此
,

人类语言生成能力的机制
,

没有
“

量
”

和
“

时
” ,

是无法触发
、

启动

和建立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大量接触语言材料
,

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
。

这是本节强调的

第二点
。

这里所谓的
“

接触材料
”

就是语言习得中的
“ ”

输人
。

根据 的
“

输入理论
” ,

习得的成败在于如何对待
“ ” 。

因为

第一
,

年轻和年长者在习得竞争中的取胜反映了可理解性输人语料对他们的广泛性

第二
,

输人的语料越多
、

越可理解
,

第二语言的能力就越强

第三
,

可理解性输人语料的缺少将延缓语言的习得

第四
,

教学的方法和作用取决于它们对可理解性输人的使用

第五
,

专一的 听说 教学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可理解性输人语料

第六
,

语言教学项 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们能否提供可理解性输人语料
。

第二语言习得必须对 目的语有频繁广泛的接触
,

这一要求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比第一语

言习得还要强
,

因为第二语言的习得有来 自于第一语言的干扰
。

据科学研究
,

第二语言习得

还要开发大脑控制语言的新区域
。

因此
,

没有足够的反复出现的材料
,

无法使大脑 自觉
“

编

程
” 。

与第一语言习得不同
,

第二语言教学不是让习得者在 自然语言环境中独立完成
,

而是

在人为的语言环境中有计划
、

有限制的培养
。

计划来源于我们对该 目的语的认识
,

限制则来

源于课时的规定
。

第二语言教学的一切活动
,

都不可能
“

自然
” ,

因为习得不是在

社会而是在教室里进行的
。

因此它只能
“

人为
” ,

无论怎样人为
。

虽然这种人为环境的习得

活动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对 自然习得的理解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模拟方式 如听说
、

能力等

不同教学法
,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 人为的习得必须建立在 自然习得的基本规律之上
,

才最

科学
。

什么是习得的基本规律 使学生获得大脑 自动编程的能力
,

是 自然语言习得的根本
,

换言之
,

即语言生成能力
。

语言生成能力的获得以接触足够充分的语料为前提
。

因此
,

教学

方法的选择
,

课程的设置
,

必须以
“

生成能力
”

和
“

足够语料
”

为原则
。

非但如此
,

根据

的输出理论
,

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
,

习得者只获得说话机会
。 远不足以使之进步

,

重要的是习得者必须在
“

促使
”

之下

说出准确的句子
‘ ’ 。

经验证明
,

这是一条最有

成效的方法
。

足够的
“

输人
”

与
“

输出
”

不仅是
“

生成能力
”

的必要和前提
,

而且是防止
“

残废
”

的必

须
。

残废所以出现
,

根据经验
,

是发音和语法上形成根深蒂固的错误所致
,

是没有将第一语

言参数转换为第二语言参数的缘故
。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
“

化石化错误
”

和第一语言习得中

的
“

关键年龄段
”

相仿佛
。

人们知道
,

期限一过
,

习得能力则逐渐减退以至丧失
。

而
“

解化
”

把化石复原 的工作不仅极其困难
,

甚至是不可能的
。

教人说话
,

其责任亦大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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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怀疑语音的习得必先从
“

听
、

说
”

开始
,

也没有人企图通过
“

表演法
”

让学生得到

正确的发音 当然
,

有人会说 发音不准也不影响交流
。

于是
,

人们总把语法和语音截然分

开
,

似乎语音得靠听说
,

语法和词汇则可以到实践中去学
。

然而
,

如果语法词汇和语音息息

相关
,

那么放松对语法的听说训练意味着什么呢 有一点很清楚
,

学生断然学不到韵律语法

的规律
。

原因很简单
,

语音是韵律的基础
。

因此
,

没有严格的语音训练
,

不可能产生正确的

韵律结构 没有娴熟的韵律语感
,

不可能 自觉地御驾韵律的句法功能
。

譬如
“

喜欢钱
”

可以

说
,

但
“

阅读报
”

则决不上 口
。

然而
,

对洋音固化的人来说
,

在发音上不会有任何的区别

西一欢一谦恩 二 喜欢钱 约一督一报奥 二 阅读报

甚至下面的话也可以说得
“

绘声绘色
” ,

但却不合法

他一宗一西一欢一八一窝一 一蕃一赤 他总喜欢把我的饭吃

本来嘛
,

如果
“

阅读书报
”

合法
,

没有道理不能说
“

阅读报
” 。

于是外国学生抱怨说

中温苔喃辣 中文太难啦

是中文太难了呢
,

还是我们没有从根上给他们奠定后来进一步习得的基础呢 值得深思
。

总之
,

韵律不是简单的发音问题
,

训练发音也不是为了说话好听
,

它直接关系到句法的正确

与否以及学生将来的进步与深造
。

以往我们总把发音和句法分开来看
,

分开来教
,

从韵律句

法学的角度看
,

语音和句法是相互渗透
、

相互影响以及相互制约的整体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语言教学必须把语音
、

句法和构词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

三 结语

本文对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

首先
,

书面语这里指的是坊间流

行教材中取 自报刊的正式文体
。

就其性质而言
,

我们提出 汉语书面语言具有 自身独立的一

套语法 就其语法而言
,

我们提出 它是韵律语法
。

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
,

从风格上讲
,

口语

随便俗常
,

书面正式庄重
。

正式
、

庄重则要求表达的语言有足够的音量 古人
“

凝重多出于

偶
”

者
,

此之谓也
。

然而
,

汉语单音节不成音步故难以胜任
,

于是韵律词 由一个音步组成

便适得其所
、

大显身手
。

同时
,

口语俗常不足以显庄重
,

于是没有适量的非 口语形式则无法

表现正式的风格
,

因此
,

拉开书面与口语的距离则势属难免
。

从手段上看
,

这种
“

拉开距离
”

的 目的
,

一是靠古代的文言词汇来完成
,

二是用现代语素的古代用法来实现
。

然而
,

当代书

面语终究不是文言文 单音节语言
,

因此古代以 及 口 语中的单音语素如不成双
,

一则无法

造成它与文言的距离
,

再则无法表达庄重的效果
。

就是说
,

书面语的存在不仅是
“

拉开与 口

语距离
”

的需要
,

同时也是
“

避免与文言同流
”

的结果
。

不难想象
,

既要区别于 口语又要不同

于文言
, “

书面语必须具备 自己独立的语法体系
”

则是必然的结果
。

因为它不独立则无法区

别
,

无法区别则无法存在
。

然而
,

书面语的存在有 目共睹
,

同时它不同于 口语和文言也是事

实
,

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我们的结论
。

不仅如此
,

它所以形成 自身的体系是以
“

取单合双
”

为

机制
,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韵律作为它生成机制的基本原则
。

因此
,

说
“

书面语法就是韵律

语法
”

便也成了不期而然的结果
。

如果说书面语法的本质是韵律语法
,

那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或第一语言 的教学就不

能对此置之不理
。

如果汉语教学关注韵律
,

那么就不能忽视听说
,

因为韵律是语音
,

不听不

说不仅无法习得
,

更有甚者
,

如果韵律贯穿读音
、

构词与语法
,

那么不消说不听不说
,

就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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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足
、

训练不够也将无法获得汉语书面的真知实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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